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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篇文章的主要重點是說，有三件事情可以影響妓女在性交易中能發揮的權

力，和對於她勞動過程的控制。 

那麼哪三件事情呢？第一，是賣淫的除罪化。Chapkis是妓權理論家，也是
妓權活動家，所以他當然會採取這個贊成除罪化的立場，而且她會顯示賣淫的除

罪化對於妓女在賣淫活動中的權力和控制勞動過程是非常重要的。不過，Chapkis
所謂的「除罪化」跟「合法化」是不同的，除罪化就是說賣淫這個行為現在是沒

有罪的，而合法化則是設定了很多所謂的法律和規定來管理賣淫，會對於賣淫活

動有很多限制，而且在法律上很可能去處罰嫖客、處罰皮條或者是所謂的老鴇，

或者是所謂的第三者的這種經紀公司和管理者。這種「性工作合法化」對於妓女

並非是有利的，會對於性工作者有限制，影響她在性交易過程中的權力和控制的

能力，所以妓權基本上的主張是除罪化，而不是合法化。 

Chapkis為了更清楚地顯示「除罪化」與「合法化」的不同影響，所以她就
在一些比較接近合法的或者是半合法化的行業裡面，像脫衣舞這個行業去觀察。

有一部電影叫《脫衣舞孃組工會》，講的是舊金山的一個脫衣舞孃俱樂部工會，

Chapkis這篇文章有一大部份的訪談對象就是來自這個脫衣舞孃工會的成員。大
家閱讀這篇文章時，也可以順便看看這部電影。 

除了賣淫的除罪化，第二件事情會影響性工作者的權力和她對勞動過程的控

制的是：集體議價，也就是性工作者們能不能夠組成工會。首先，在脫衣舞是合

法的狀態下，而且是在一個屬於俱樂部這種組織的狀態下，管理階層會對她們實

行很多管理，譬如說給她們排班，還有要求她們穿什麼樣的制服等等，因此會對

她們產生很多限制。那麼很多人就會說，脫衣舞孃應該組工會。Chapkis基本上
贊成，但是她也顯示出組織工會其實也是有它的一些限制，為什麼呢？ 

因為脫衣舞孃原來跟這個脫衣舞俱樂部的關係是外包的契約關係，這些脫衣

舞孃每跳一支舞就付給店家一些錢，此外店家可以從門票得到收入，而脫衣舞孃

則的收入則來自小費，易言之，脫衣舞孃沒有什麼工資，等於脫衣舞孃到這個店

裡借這個店的設備來跳舞、來賺錢，所以脫衣舞孃要付給這個店一些錢。後來，

脫衣舞孃訴諸法院的抗爭，就是爭取成為這個俱樂部的正式雇員的身份，因而這



個時候她們就可以領薪資了，可是也在這個時候呢，這個俱樂部就開始要抽成，

結果脫衣舞孃發現她們每天賺得更少，結果得不償失。而且，在這個過程裡面，

管理階層其實有很多方法來去控制她們，像導致她們之間的競爭、讓他們去彼此

打架不合等等，所以企業化以後可能並不能有助於她們去控制自己的勞動過程。 

總之，Chapkis所顯示的就是說：性工作除罪化以後的下一步是什麼？下一
步可能就是很多人會被組織起來經營，可是你被資方組織起來以後呢？你可能就

會有傳統的勞資關係、勞資的糾紛衝突、勞資的剝削，那麼也許下一步是組工會，

但是組工會可能也不夠，所以 Chapkis要提出第三點，也就是如何能促進性工作
者在營業組織裡面的權力與統籌過程的技術。也許有人會說，如果性工作者能夠

彼此有同志愛、大家團結，這樣就可以打敗管理者；當然這是一個理想，不過問

題就是性工作者一般都是因為追求個人自由所以才從事這個行業，所以要她們一

起做一些事情有時候是比較困難的，其實在很多一般工作者在組工會時也都會面

臨同樣的困難。 

第三件事，亦即，幫助性工作者能夠去增加她的權力、控制勞動過程的第三

個主要的方式，反而是傳統女性主義者有講過的一些東西，就是說：我們怎麼樣

去幫助那些低薪的、低階層的工人，多半是女人所從事的一些工作？基本上我們

要創造很多就業機會，那麼女人就有很多其他的就業機會或者兼差的機會。現在

很多女性從事的工作不但階級比較低，而且薪水也比較少，像秘書、清潔等等，

由於她只有這個工作，她們對勞動過程比較沒有控制，因為如果雇主要解雇她

們，她們就會很害怕，所以她們也不敢去組工會，因為她們離開了工作，她們就

一無所有了。 

所以，妓權運動者和女性主義一樣，強調要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但是更重

要的是，性工作一定要除罪化，為什麼呢？這就是在顛覆傳統女性主義者的論述

了：一方面，女性主義者說讓我們有更多更多的工作，所以當一個性工作者幹不

下去時，他可以去轉業；或者當秘書遭到老闆性騷擾的時候、工作條件不好的時

候，她可以轉業。這個是 Chapkis完全贊成的，但另方面，Chapkis還舉出另外
一個例子，就是：當老闆對我不好、或我的工作條件不好時，我可以去兼差當性

工作者，因為性工作可以賺很多很多的錢，易言之，性工作其實正是低階女性的

一種就業機會。換句話說，我們要創造很多很多的就業機會，使性工作者除了去

做性工作以外，他也可以去做別的工作；女性主義者的這種講法沒有錯。但反過

來講，像秘書或清潔這些一般的女性工作者，她們也要有另外的一些性工作的機

會，因為工作機會就是工作機會，只是性工作的機會特別好，因為性工作的兼差

機會錢賺得更多。總之，要創造更多的工作機會，包括性工作在內，但是這意味

著性工作必須除罪化。 

讓我把 Chapkis的論點做個綜述。從 Chapkis的這些論點來看，性工作除罪
化是最重要的，因為除罪化後才能夠去成立工會的組織，雖然工會組織好像是可



以提昇性工作者的權力，但是整個組織與管理，還有合法化帶來的管制，也會折

損性工作者對勞動過程的控制；要徹底解決上述困境，還要再增加就業機會，但

是不但要增加一般的就業機會，也要增加性工作的就業機會。增加性工作的就業

機會之前提，當然還是性工作要除罪化，這才使女人有更多的選擇。 


